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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音变现象。汉 语 的 合 音 现 象 比 较 普 遍，合 音 研

究对考察汉语历史音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打通语言共时变异和历时变化的研究，考察语音、语义和语

法之间的互动共变关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价值。未来的研究从内容上要深化对合音现象的解释，从方 法

上要加强多种研究范式的综合运用。儿化韵、子变韵、Ｄ变韵、小称音变等都是合音，合 音 的 多 样 类 型 有 待 深

层生成机制的统一解释。合音与词汇、语法关系密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语言的结构。合音词 及 合 音

成分的界定应遵循语义关联、时间先后、语音照应、语料佐证等原则。合音的形成受“一音一义”律的 推 动，并

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汉语音变现象多数体现了语音形式与语义之间的互动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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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音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连并用的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有些学者又称并音、减音、
音节缩减、音节连并、音节合并等。合音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音变现象，汉语中自古至今都存

在。如古代汉 语 中 的“诸之于／之乎、叵不可”，现 代 汉 语 普 通 话 中 的“甭不用、您你们”、重 庆 话 中 的“啷哪样

（个）、恁那么（个）”，网络 流 行 语 中 的“表不要、酱这样（紫）”等 都 是 合 音 词，汉 语 方 言 中 的 儿 化 韵、子 变

韵、Ｄ变韵、小称音变等现象也多是由合音而形成的。
合音既可以表示音变过程，也可以表示音变结果。为称述方便，本文将合音结果从语音上称为

合音音节，从语词功能上称为合音词，促成合音的几个音节称为合音成分，前合音成分为合音前字，

后合音成分为合音后字，无字可写的合音词以同音字替代。前人已对儿化、子变韵、Ｄ变韵、小称音

变等做过大量研究，本文主要以合音的特殊类型即“‘不用’合音为甭”类的合音词为核心，论述与合

音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研究概况及研究趋势

合音的相关论述可以追溯到传统语言学时期，散见于对文献中“合音词”的注释。汉代郑玄笺

《诗经·唐风·采苓》“舍旃舍旃”时已注意到“旃”为“之焉”。宋 代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提 到

“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在历史上

第一个明确指出“合声”这种音变现象。进入２０世纪，合音作为一种构词法得到确认，在金兆梓［１］、

刘复［２］等人的构词法体系里，合音都有一席之地。新时期以来，系统地专门研究合音的文章开始出

现，此后成为音变研究领域的热点，主要内容有：（１）对单点方言合音现象的描写和揭示，积累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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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合音材料，这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涉及的方言点有陕西子长、湖北大冶、江苏泗阳、浙江宁波

和萧山、河北辛集和曲阳、福建蒲仙和古田、山西万荣和天镇、四川彭州和宜宾以及河南南阳、新乡、
郏县、滑县和荥阳（广武）等，基本覆盖了汉语各方言区；（２）对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音节之间的语音

对应关系即合音音节语音构成模式的考察，研究合音音节如何通过合音成分音节的语音构成要素

而生成；（３）对合音音节生成机制的研究，主要利用西方生成音系学的自主音段理论、优选论等探讨

由合音成分音节生成合音音节的具有普遍性的深层机制，台湾语言学界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大陆相对较少；（４）利 用 合 音 的 理 念 来 分 析 和 解 决 汉 语 史 及 汉 语 方 言 中 的 疑 难 问 题，如 江 蓝 生 对

“别”的来源的考察［３］、叶祖贵对河南固始方言表处置义的“Ｖ头”中“头”的来源的分析［４］等。
合音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现有研究多是对合音语料的分类与描述，解释较少。无论是结构主

义语言学视野下对合音现象的描写，还是生成语言学视野下对合音生成机制的考察，都还只是共时

研究，是建立在语言系统同质论基础上的，而语言系统同质论的实质是“将语言系统视为语言单位

之间构成的完全静态的结构，从而为语言分析的形式化、精密化奠定理论基础”，这种“共时研究难

以解决语言生成演化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而且“强调静态性甚至静态性绝对化不可避免地会排斥

变异、不对称、不平衡、无序等所谓‘噪音’，这违背了科学研究应与现实世界具有同构性的原则”［５］，
容易导致对音变的中间过程认识不清，忽视语言作为复杂系统变化时的多条件性、偶发性等。

目前，合音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在研究内容上，越来越多地关注对纷繁复杂的合音现象

背后统一的生成机制的概括和阐释，关注对合音与语音、词汇、语法发展变化之间关系的探索，重视

对合音这种语言变异现象与改进语言结构的价值及其发挥作用途径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

意识到“没有一个固定的语言学研究范式能够解释各种语言现象”［６］，只有进行系统的而非原子的

观察，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而且，人们对合音的成因、方式以及生成机制等问题的复杂性也有所

认识，越来越多地研究采用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多种语言学理论和

方法，将语言作为一个非自足的系统来考察。研究语言开始把语言与社会、共时和历时、空间和时

间、系统和变异等联系起来，语言研究方法论出现了转折和更新，人们对现象和事实的解释更加深

入，跟合音有关的理论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合音的类型和范围

合音的类型可从合音成分的构成和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的语音对应关系两个角度考察。
一是合音的成分构成类型。根据合音成分的性质，合音可分为实语素同实语素相合、实语素同

虚语素相合、虚语素同虚语素相合、虚语素同实语素相合等四大类，每种类型又可根据合音成分的

具体情况分出多种小类。这种分类能够观察到合音与词语功能类别之间的联系以及合音在词汇中

的大致分布情况，了解合音的倾向性。从已揭示的合音材料来看，有 些 类别 在汉 语 方 言 中 分 布 较

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个别合音现象较为独特，体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具有类型学的重要价值。实

语素与实语素合音的系统性较差，在词汇中的分布较为零散，词例较少，一般可 以 尽 举，主 要 类 别

有：数词和量词（一个、几个）、代词和量词（兀块、这个）、代词和方位词（这哒、这傍）、动词和宾语（做

啥、弄啥）、双音节趋向动词（起来、出去）、双音节方位词（顶上、底下）、双音节连词（只要、只有）、复

合数词（二十、三十）、形容词叠音后缀及重叠形容词（［呆］呵呵、［热热］闹儿闹儿）等；实语素与虚语

素的合音系统性较强，合音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合音词的数量也往往较多，如儿化、子变韵、
动词变韵、小称音变、代词和词缀（我侬、你们）、代词和结构助词（我的、你的）、称谓和语气词（［哥］
哥欸、［哥］哥啊）等；虚语素与虚语素合音的类别较少，常见的有：语气词和语气词（了呀、了欧）、助

词和语气词（的欧、的 奥）；虚 语 素 与 实 语 素 合 音 的 情 况，前 后 字 之 间 多 为 介 宾 关 系，如 宁 波 的“搭

我给我、和我、搭渠给他、同他、拨我被我、拨渠让他”等［７］。
二是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类型。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指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之间存

在的语音对应关系，从共时平面看，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着多种类型。郑良伟［８］和萧国政等［９］分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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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闽南语和汉语方言全局出发对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进行了全面描述，从合音音节的声韵

调是否直接源自合音成分看，合音音节的语音构成模式类型有直选类合音和选变类合音两种。直

选类合音音节的声韵调 直 接 从 合 音 成 分 音 节 中 选 取，主 要 类 型 有：①前 声 后 韵 后 调 式，如 四 川 彭

州［１０］“不要ｐｏ３３ｉａｕ１３＞ｐｉａｕ１３”、河南鲁山“（弄）不好ｐｕ５５ｘɑｕ５５＞ｐɑｕ５５”；②前声后韵前调式，如河北

辛集［１１］“四个ｓ４ｋ＞ｓ４、十个２ｋ＞２”；③前声前介（介音）后韵前调（可能为变调）式，如河南鲁

山“七个ｔｓ‘ｉ　２４－４２ｋ０＞ｔｓ‘ｉ４２、地下ｔｉ　３１ｉａ３１－０＞ｔｉａ３１”；④前声前介后韵后调式，如河南荥阳［１２］“起来ｔ
‘ｉ　５５ｌａｉ　４２＞ｔ‘ｉａｉ　４２”、湖北大冶陈贵［１３］“起来ｔ‘ｉ　５３ｌａ３１＞ｔ‘ｉａ３１”。

选变类合音音节的声韵调构成并非直接从合音成分音节中选取，与合音成分的音节相比有变

化，有单一成分变化（单变）和多种成分变化（多变）两种情况。单变式有：①变声式，如陕西神木［１４］

“（男）子汉ｔｓ?２１ｘε２１＞ｔｓ‘ε２１”；②变韵式，如河南鲁山“不用ｐｕ５５ｙ３１＞ｐｉ３１”；③变 调 式，如 山 西 万

荣［１５］“怎么?３３　ｍ２０＞ｔｓ５１”。多 变 式 有：①声 韵 二 变 式，如 山 西 神 木［１４］“媳 妇（子）ｉ?４ｆｕ４４＞
ｓｏｕ４４”；②韵调二变式，如四川彭州［１０］“跟前ｋｅｎ５５ｔ‘ｉａｎ２１＞ｋａｎ５２”；③声、调二变式，如厦门［１６］“唔用

ｍ２１ｉｏ２２→ｂｏ２４”；④声韵调全变式，如河南鲁山“做啥?ｏｕ３１ａ３１＞ｔｕａ４４２”。
仅仅从共时平面观察合音前后的语音变化，在理论和操作方法上存在一定欠缺：这种观察将合

音完全当作现实平面上的一种音变现象，忽略了合音的历时性和渐变性。事实上，某些合音词的形

成时间很早，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音节中的音类可能处于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上，而这正是出现合

音模式的例外———选变类合音———的重要原因。如普通话中较早历史时期形成的合音词“廿”与合

音成分“二十”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很松散。但另一方面，“选变类合音”现象的存在正好给我们提供

了一扇观察语音历时变化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观察某些音类的历时发展轨迹。
“儿化韵”是“儿”音跟前一音节融合而形成的，方言中“儿”音的音值会影响到“儿化韵”的语音

特点；形成子变韵、Ｄ变韵的后缀虽然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子变韵和Ｄ变韵都是后缀音节与

词根音节融合所形成的；南方有些方言存在小称音变，这些小称音变如变韵、变调等大多也是由原

来表小词缀的音节与词根音节融合而形成的。根据合音的实质和性质，儿化韵、子变韵、Ｄ变韵、小
称音变等也属于 合 音 的 范 畴，它 们 基 本 上 都 是 由 词 根 音 节 和 词 缀 音 节 融 合 而 成 的。而“甭不用”、
“（不）消需要”、“（多）昝早晚（晚）”等则多 是由两个词根音节融合 而 成 的，此 类 合 音 可 称 为 狭 义 合 音。
目前，研究合音时，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狭义合音同其他类型的合音分开，大多只提狭义合音，
而很少关涉其他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合音成分的构成、合音过程和合音方式等方

面存在一定差异，以至于人们对它们的心理认知有所不同而造成的。研究中，将狭义合音同这些特

殊类型的合音现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合音的共性特征

和规律，探究合音同语音、词汇、语法发展演变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和规律的解释

力更强，也具有更大范围的普适性。

三、合音音节的生成机制

对音变生成机制和音变过程的探讨是音变研究的重要内容，它的研究目标是用一种统一的理

论和机制解释所有合音模式的共性，以 及合音成分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合音、合成什么样的 音 的 问

题，并以此预测合音行为的发展方向、判断合音结果的“合法”与否。
（一）ＥＩ连结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机制

钟荣富（Ｃｈｕｎｇ）［１７］采用Ｙｉｐ［１８］自主音段音系学中的ＥＩ连结理论（Ｅｄｇｅ－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来处理

合音音节的生成过程，认为合音音节的生成受控于三个程序的顺次作用：汉语音节结构框架ＣＶＸ
（Ｃ代表声母，Ｖ代表韵腹，Ｘ代表韵尾，Ｘ可以是元音或辅音）对合音成分及合音音节的约束；ＥＩ连

结时先连两端，再连内侧，即先连声母 和 韵尾，再连主要元音；扫描时由左至右先扫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音段而后再扫描［－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ａｌ］音段作为元音。但对于元音和复元音的连结问题，该理论仍然不能

完全解决，难以解答林修旭［１９］所提出的闽南语中“ｔｓｉａ（＜ｔｓｉｔ即ｌａ侬）与ｈｏｎｇ（＜ｈ让ｌａ侬）的复元

７１１



音形成为何不一致；ｓｕｎ（＜ｓｉ时ｔｓｕｎ阵）的元音取舍原则何在”等问题。

萧宇超［２０］认为音节连并（合音）在音韵层面牵涉到声调与音段的连并、鼻音的连结与扩展以及

音节的延长等内容。他改进了钟荣富的ＥＩ连结理论和分析方法，提出修订后的音节塑型来预测声

调、音段成分和鼻音在合音中的变化，认为“Ｘ点支构架”不适用于解释音节外在的节奏，而建议使

用Ｓｅｌｋｉｒｋ［２１］提出的韵拍机制。在句法层面，萧文认为相关音节的合音受制于彼此关系的亲疏，不

同类型的句法结构会直接影响到音韵规则的运作，词汇性音节合音关乎音韵与构词之互动，短语性

音节合音则必须受到句法表层结构的制约，他应用Ｋａｉｓｓｅ［２２］的Ｃ统治参数与断点原则对音节连并

的环境进行论述。Ｈｕｉ－Ｃｈｕａｎ　Ｈｓｕ［２３］认为元音的响度模型能够解释ＥＩ理论模型下合音中的诸多

问题，对闽南语合音音节的生成也较有解释力，元音“ａ＞＞ｅ＞ｏ＞ｉ＞ｕ”的响度次序决定了元音与

合音音节韵腹的关联次序，一般情况下高响度的元音比低响度的元音优先组成音节。在ＥＩ理论模

型下，合音音节声调的生成是一个删除相邻声调特征而保留非相邻特征的规则运转的过程，也遵循

两侧连接的规 则，如 台 湾 闽 南 语 中 的“ｂｉｎ３３民 ＋ｋａｎ５５间 ＞ｂｉａｎ３５；ｔｓｕｎ５５准 ＋ｐｉ　３３备 ＞ｔｓｕｉ　５３”［２４］。而Ｃｈｉｅｒｈ
Ｃｈｅｎｇ等［２５］研究后发现，在合音音节声调的生成过程中，底层声调总还是要浮现出来，而声调的融

合程度受控于说话时的语速，声调表层形式的不同应该是发音上的差异，而非受规则的驱动。
（二）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过程

王洪君在论述“‘二合一’式语音构词法”时，运用特征几何理论的特征树和最大音节模块相结

合的操作方法，对不同地区的儿化韵和子变韵现象进行了考察，揭示了儿化韵和子变韵的历史演化

轨迹和过程，论述了儿化韵和子变韵的发生条件和生成音节的“合法性”等问题。王洪君认为合音

中的词形模块经历了“两个正常音节＞一个正常音节＋轻声音节＞一个长音音节＞一个正常音节”
的变化过程［２６］，合音时，合音音节作为派生音节尽管可能突破单字音音节结构规则的限制，但音节

的变化却始终要受到它的吸引和约束，合音音节最终会变得与单字音同模。张慧丽以河南方言中

的儿化、子变韵、Ｄ变韵等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每种类型合音的语音格局、形成机制、彼此的作用机

制和共同的制约条件等，进一步深入认识了这些类型合音的性质、特点和深层生成机制［２７］。
目前，关于合音生成机制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对象局限于儿化韵、子变韵和闽南

语中的狭义合音现象等，分析时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和操作方法是否适用于更大范围内的各种合音

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检验。另外，这些研究以语言系统同质说为基础，同质说“只强调系统

的封闭性、无时无空的静态性和其内部结构的平衡对称性，而忽视它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其内部结

构方式的复杂性”［２８］。现实的语言是一个“动态的、适应自组织、非线性复杂系统，具有其他非线性

复杂系统几乎所有的特性”［５］，从而导致各种理论模型下的生成机制总是有不少例外。未来对合音

生成机制的研究需要介入系统复杂性视角，需考虑语言及其使用中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差异性和

复杂性，考察语义、语法、语用因素以及系统环境因素对合音生成过程的影响，注意语言演变偶发性

因素在合音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单一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已无法适应社会以及科学的发展”［６］。

四、合音与词汇、语法和语用的关系

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组成的结构系统，某一层面结构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

层面的连动变化，进而推动整个系统的发展。合音是几个音节挤进一个音节的框架而发生的音变，
与词汇、语法紧密联系，是观察语音、词汇和语法互动共变关系的一个窗口。合音作为一种有序的

语言变异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语言的结构。
（一）合音与语音系统

“语言的沿流是由说话的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起来的个人变异构成的”［２９］。
合音不是盲目的、随意的，它有一定的沿流（ｄｒｉｆｔ）和方向，具体表现在：其一，从音变前后的语音变

化来看，合音采用的多是前声后韵的“反切”法；其二，合音在形成中尽管可能会暂时突破方言原有

音节结构框架的限制，呈现出无序状态，但终究要受到汉语语音系统特点的制约，并要符合方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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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调搭配的基本音节结构格局，这样，经过逐步调整，还是会进入有序变异，回到 音 节 的 基 本 构 架

ＣＶＸ中；其三，合音音节有可能填充方言语音系统中声韵调搭配的音节空格，这对改进方言的音系

结构具有一定影响，如河南鲁山方言中由于“起来、没有、弄啥、底下／地下、顶上、两个、落花（生）”等

的合音，出现了“ｔ‘ｉａｉ、ｍｉｏｕ、ｎｕａ、ｔｉａ、ｔｉａ、ｌｉａ、ｌｕａ”等音节；另一方面，合音音节一般不与语言 中 其

他词同音，以免引起语义联想，避免了歧义的发生。
（二）合音与词汇创新及单音化

合音也是一种词汇现 象，合 音 是 词 汇 创 新 的 一 条 途 径，是 一 种 造 词 的 方 法，任 学 良［３０］早 有 论

述。合音前每个音节都联系一个意义，反之亦然，合音后几个音节融合为一个，且与一个较为概括

的“整合”后的意义内容相联系，这样，通过改变意义和音节的关联方式，创造了新词。与其他一般

词语相比，合音词在语音和语义的来源上有迹可循，理据性较强。合音词形成后，可以作为构词语

素继续参与构词；另一方面，合音词也可能在与分说形式的使用竞争中发展出新的意义和用法，北

方大多数地方“给我”的合音形式发展出祈使语气的用法即为如此。在合音造词的过程中，原来几

个独立的音节融合为一个，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单音化现象，这与传统词汇理论中词汇双音化的发展

模式形成一定对立。这一现象表明，词汇发展演变的模式并非单一，在双音节化的大趋势下，也存

在单音节化的反向运动。有意思的是，有些合音形式在发展中会出现合音成分再次叠合在合音词

上叠床架屋的情况，呈现出这两种模式的往复变化和双音节趋势的巨大类推力量，如户县“只要＞
嘦只要＞只嘦只要”［３１］、河南鲁山“（多）早晚＞（多）昝早晚＞（多）昝早晚 晚”，江蓝生将这类词语称为语音

羡余词［３２］。探讨合音造词在词汇孳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考察词汇单音节化和双音节化之

间的关系、丰富词汇发展演变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合音与语法形式的创新

合音与语法紧密相关，合音所引起的语音结构的变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法结构。表达一

定语法关系的合音成分序列之间边界逐渐模糊、转移或消失，能够改变句法结构的深层关系。合音

是语法化在语音上的一种形式表征，是汉语语法化的一种模式。前后相连的成分，后字若在高频使

用中词义逐渐磨损和虚化，语义的空灵和语法化会促使成分在发音上逐步轻化，并有可能进一步形

成合音，成为语法化的终点，如汉语“啦了啊”、“呗吧欸”等合音式语气词的形成，再如，烟台方言中某些

虚语素的音段成分完全脱落，仅靠虚成分的声调合入前一音节所产生的变调而表示语法意义［３３］。
合音的形成也会推动语法化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形成新的语法形式，成为汉语语法形式

创新的一条途径，如河南鲁山方言中分说形式“不用”表示劝诫语气，合音形式［ｐｉ］则发展为表命

令语气的禁止词。某些合音形式在重新分析时，有可能导致新的语法手段的产生。连城（新泉）客

家话“ＶＰＶＰ”式反复问句，从源头来看，是“ＶＰ唔 ＶＰ”合音而形成的［３４］。闽南话人称代词的复数

形式比单数形式多出一个ｎ尾［３５］２６８－２６９，表面上看使用的是特殊形态，实际上也是单数形式与 复 数

词尾“侬（农）”合音而造成的。若不清楚历时的合音情况，只从共时来看，上述两种形式会被重新分

析为重叠和内部曲折。然而，如何看待这些由音变而形成的新的语法形式，语法形式的分析要不要

考虑历时因素？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某些语言事实的定性，甚至关系到新的语法范畴的确立与

否。无怪乎袁家骅［３５］１７０－１７１分析客家方言单数人称代词与领格形式对立和 兰宾汉［３６］分析西安方言

人称代词单复数与领属格的异同时，都认为是由词语内部曲折形成的。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形式

和语法范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已有形式的认识会逐渐模糊不清，通过重新分

析，有可能形成新的语法范畴。合音这种有序的语音变异行为可以转化为结构上的屈折形态，这正

是一种由个体行为而导致系统整体行为或新的结构、功能出现的语言发展中的“涌现”现象［５］。
（四）合音与词语的高频使用

合音与语用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语用频率效应方面的研究显示，高频词比低频词更容易发生

形式上的减缩［３７］，因为词语的高频使用使得词语的生成和认知更加容易［３８］。合音由多个音节形式

融合为一个音节，形式上发生减缩，一般也发生在较为随意的口语环境中，它的形成与词语的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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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样密切相关。Ｊａｍｅｓ　Ｍｙｅｒｓ和Ｙｉｎｇｓｈｉｎｇ　Ｌｉ［２４］从一个小型闽南语口语语料库中选出１２０个

词语为研究对象，在对语料库中的词频和当地人对这些词语合音形式和分说形式主观估计的词频

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词频在合音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和实验分析。研究发现，合音中音段

成分的缩减和声调的融合都与词频有关，词频高低与合音的程度呈现出梯度对等关系，而与其他因

素之间的关系则不大。由此，形成合音的大都是日常口语中高频出现的相连并用成分。另一方面，
合音形成后，一般会与分说形式在表达功能、语体风格等方面形成一定的语用差异，丰富汉语的同

义表达手段，人们可以根据说话时的情感态度、说话场景等自由选择合音或分说形式。

五、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

目前，还没有人对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提出有效的认定原则。个别学者在描写合音现象

时过于随意，存在着把合音词同分音词相混和合音成分认定错误的情况。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认

定不能仅凭感觉，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结论才经得起检验。
第一是语义关联原则。合音词与合音成分在语义上必须对应或能够形成语义演化的链条。这

是认定合音词与合音成分的首要原则。如果合音词与合音成分在语义上没有关联，认定可能就有

问题。事实上，大家在认定合音词与合音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时，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第二是时间先后原则。这条原则主要是为了把合音词与分音词区别开来。分音指把一个音节

拆开说成两个音节的现象，如晋语“摆＞卜来、圈＞曲联、茨＞蒺藜”。合音与分音是汉语方言尤其

是晋语及周边地区共存的两种不同音变现象。合音与分音前后的语义都能够严密对应，但合音是

语音的聚变，是“急言”的结果；分音是语音的裂变，是“缓言”的结果，两者是相反的运动过程。二者

的区分从时间顺序上说，先有合说形式后有分说形式的为分音词，先有分说形式后有合说形式的为

合音词；从语素构成上看，合音词的源构成成分都是语素，而分音词则是一个语素。“摆、圈、茨”等

词语早于“卜来、曲联、蒺藜”等，且后者都由一个语素构成，以此来看，“摆＞卜来、圈＞曲联、茨＞蒺

藜”都是分音的关系。
第三是语音照应原则。合音音节与合音成分的音节之间能够建立前后的语音对应关系。曾有

多位学者认为“孬”是“不好”的合音。“孬”与“不好”语义相同，但它们在语音上却难以建立对应关

系，因而合音的结论值得怀疑。在考察合音前后的语音对应关系时，必须考虑语音的历时演变，不

能仅仅局限于现代的语音形式。在共时平面上，合音前后语音关系的不对应很有可能是语音历史

演变造成的。普通话中“廿”与“二十”的语音对应关系只能在历时平面或方言中才能建立起来。再

如，河南鲁山方言中“个”单念［ｋ］，但“一个”的合音却为［ｙｏ］，考察发现，合音形式形成的时间较

早，单字音“个”的韵母在方言中发生了高化，单字音与合音形式中“个”的语音投影没有同步发展。
第四是文献或方言佐证原则。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在满足上述原则时，还要有历史文献

资料或周边方言中的现实用例来补充证明。若缺少这一环节，判断有时也会失误。陕北子长话中

的［ａｒ４２］和“别人”语义相当，汪敬尧和杨美芬据此认为它是“别人”的合音，但其“语音形式的来源不

清楚”［３９］。殊不知，根据语音和语义的对应原则，并参照周围其他方言中“别人”义的表达和使用情

况，可以确定［ａｒ４２］实为“人家”的合音，而非“别人”。

六、合音的成因与条件

（一）合音的成因———“一音一义”律的推动

清人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卷二》中提到“古人语急，则二字可缩为一字；语缓则一字可引为

数字”。《小尔雅·广训》中释“诸”时说“诸，之乎也”，王引之注：“急言之曰‘诸’，徐言之曰‘之乎’。”
这些论述指出了“合音”与语速的密切关系，认为合音是语速较快时的产物。对于合音的成因，现代

学者多承袭了这一观点，几乎无人再有专门探讨。
“急说快读”可说是合音的直接促成因素，但将合音的成因处理为语速过快，却掩盖了音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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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未免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相连的语段成分并非都会在快速连读情况下合音，合音对相连的语

段成分往往有一定的选择性。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工具并不自足，在实际使用

中，语言系统本身同使用语言的主体、外部环境等交互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合音的成因既有内因

也有外因，而内因是根本原因。
徐通锵认为，结构格局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汉语的音节是表义的语音单位，一个音

节一个字，表达一个概念性的意义，使得汉语呈现出“１个字·１个音节·１个概念”的结构基础和

基本结构格局，这是汉语最简单、最基本的结构原则［４０］。孙景涛在考察双声、叠韵等连绵词构造的

基础上，将这种音义的关联进一步概括为“一音一义”律，即“汉语的语素在本质上是单音节的；一个

语素义只能被一个音节表示，一个音节必定可以负载 一 个语 素 义”［４１］。音节与意义之间的强 制 关

系使得汉语“音节”与“意义”之间互动制约，合音的形成与合音成分的概念化、词汇化密切关联，形

成合音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正是“一音一义”律。
相连并用的合音成分如“这一、出来、一个、底下、我的、兀块”等在方言中一般都是重轻式语音

词，合音后字的语义在长期的相连并用中很容易磨损和虚化，而虚化的成分读音更轻，轻读的成分

很容易发生脱落和音变［４２］。另一方面，合音后字语义的逐渐磨损和虚化也会促使合音成分在概念

和意义上逐步整合，并最终整合为一个意义。这样，这些词语就呈现出“２个字·２个音节·１个概

念”与汉语基础性的结构格局相矛盾的状态，基本格局既然是支配语言运转和演变的杠杆，在汉语

“一音一义”律的推动下，“１”的力量自然是最基本的，音义之间的互动最终还是将“２”纳入“１”的框

架，合音成分的两个音节在经历了同化、脱落等音变过程后也逐渐融合为一个，甚至连字形也写成

一个，从而形成“音”、“义”的 对 应［４０］。正 如 陈 卫 恒 所 言，合 音 实 际 上 体 现 了 汉 语 对 单 音 节 化 即 对

“单”或“一”的追求，“根本精神就是让‘２’或‘多’个音节服从‘１个概念’的‘１’的要求，在语音上整

合为一体”［４３］１７１。
（二）合音的条件———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等的多条件性

在现实语言中，“一音一义”律能否推动相连并用的语段成分向合音方向变化，还必须具备一定

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并非所有的并用成分都会产生合音。
语音条件。在合音成分内部，合音前后字多在一个自然音步之内，并且前后字在轻重音模式上

多为前重后轻，后字在语流中多读轻声。合音对合音成分的音节结构特征没有必然要求，但发生合

音的，后字音节本身或变化后常常较易融入前字音节。据初步观察，合音后字大多为（或在合音中

经常变为）声化韵或声母为零声母、半元音或流音的音节。合音时语音具有强制性，合音可以跨越

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而发生，如古汉语中“之于／之乎”合音为“诸”，神木“（男）子汉”合音为（男）［ｔｓ
‘ε２１］［１４］，罗山“（Ｖ）死你”合音为“（Ｖ）ｓｎ　”

［４４］。
语义条件。在语义与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上，往往语义重则语音重，语义虚则语音轻。在合音

成分内部，合音前字一般是表意的中心，后字所表示的意义往往相对空灵，语义上处于依附地位，属
于辅助性的而非区别性的语义类别［４３］８７，因此，后字才有轻读并进 一 步 与 前字 融合的 可能。“数 词

＋个”所构成的数量短语重在表“数”，“个”对区别后续事物名词的语义影响不大，且作为通用量词

在理解时的可预测性 较 高，因 此，大 多 数 北 方 方 言 中“个”与“数 词”都 能 合 音，若 换 作 其 他 量 词 如

“斤、尺、碗”等，是不可能合音的。
语法条件。合音成分在句子中往往具有特定的语法 位 置和 语 法 功 能［４３］８７，它们往往处在句法

的非核心位置、语义的辅助位置、补充信息或背景信息中。这种环境使得合音成分的语义虚化和功

能虚化成为可能，为进一步的语音变异提供了句法和语义基础。如河南鲁山方言中“不好”只有处

于动词“弄”后才合音为“（弄）［ｐａｕ５５］”，表示“推测和可能”，而表示“好”的否定或处于其他句 法 位

置时都不能合音。
语用条件。合音前后字必须经常相连并用，在较为随便的口语语体中使用频率较高。这样，前

后字的组合在句子中的可预测性较高，具备快速连读的认知基础，合音成分的语义磨损和功能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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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可能，促使合音成分逐步发生细微的语音变化。
上述只是发生合音的必要条件，并非具备了这些条件的语言成分就一定发生合音。合音作为

一种语言变异现象，与语言系统的状况、合音的可能音节与语言中已有音节之间的语音和语义关系

（如所形成的合音音节不会有语义联想）以及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知识水平等都有一定关系，而且合

音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群体性和偶发性。因此，除了较为系统的与语法关系密 切 的“儿 化、小 称 音

变”等之外，很难准确预测合音行为的发生与否。
总之，相连并用成分是否合音要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急说快读”直接促成因素，而汉语的“一

音一义”律则是其根本推动力。合音的形成是具有主观能动作用的“人”和语言系统内外部各种因

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七、合音与其他音变的共性

语言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或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都会使语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是一个

充满变体的集合在时间中的运动。”［４５］汉语的语音系统内部随时发生着各种变化，共时音变往往是

历史音变的开始，音变是语音系统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如近代精组和见组在细音前面时腭化为

舌面音声母。联系连读变调、轻声、同化、弱化等音变现象对合音进行研究，考察它们之间的共性，
对于丰富音变理论、深化对音变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连读变调是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单字调在语流中失去本调而变读他调的情况，变调使原来具

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调类在特定的语音环境下变成调值相同的“虚化调”。如南部吴语汤溪方言中两

字组连调中，前字读阴平、阳平、阴去时多变作［３３］调，读阳去、阳上、阳入时多变作［１１］调，读阴上、
阳上则多变作［５２］调［４６］。轻声是后字失去本调，变作由前字决定的没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虚调的音

变，是连读变调的特殊形式。
同样，同化、弱化和脱落等音变现象都是语流中表达实词义较弱的音段特征的转移或失去的一

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本来具有别义作用的语音符号要素在其他条件的补偿作用下变得趋同。根

据前述，合音是相连成分由于意义上的整合作用而产生的音节形式的融合，是“一音一义”律推动下

对合音成分音节形式进行减缩，从而使语音区别性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
可以看出，汉语所有的音变现象，包括合音在内，实质上都是语流中相邻音节语音特征相互协

调，将在单字音中具有别义作用而在语流中表义时羡余的语音特征删除或变为“中性形式”的一种

变化。在这种变化中，语音从有标记形式转为无标记形式，体现的都是一种在“合”的 精 神 下 的 变

化，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的推动效用。因此，从根本上看，包括合音在内的汉语音变现象体现了

口语中语词语音形式的简化运动，体现了语音形式对意义的协调变化，反映了语词口语形式与书面

语形式之间的参差。这对我们重新审视汉语词汇演变中的双音化和单音化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八、合音研究的价值

（一）对考察历史音韵的作用

合音研究表面看来是一种共时研究，实际上，合音现象中包含着时间的深度，对考察历史音韵

具有重要作用，这有两层意义。
其一，合音形式本身可能显示不同的语音层次。分析语音历史层次主要依据的是文白异读，白

读形式不仅存在于特别土的词语中，也可能存在于历史上曾经发生并已经完成的音变形式中。汉

语方言的语流音变现象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生的，音变完成时的语音形式如果没有随着语音

演变的洪流继续前行，就会成为一种滞古现象，在其中以特殊形式存在着白读音。语言中，某些合

音现象完成的时间较早，音节形式中残存着能够体现较早时期语音特点的白读音类是较为常见的

事情，这些残存的白读音类成为除词语文白异读外观察语音历史层次和某些音类历史音值的又一

重要窗口。合音前后语音形式在共时平面上对应不起来的例外现象（即前述的选变类合音）很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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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合音音节的“滞古性”而造成的，而这正是对考察历史音韵极有价值的材料。河南鲁山话从

一到十与“个”的 连 读 音 分 别 为：一 个［ｙｏ］、两 个［ｌｉａ］、三 个［ｓａ］、四 个［ｓ］、五 个［ｕ·ｕｏ］、六 个

［ｌｉｏｕ·ｕｏ］、七个［ｔｓ‘ｉ］、八个［ｐａ］；九个［ｔｉｏｕ·ｕｏ］、十个［］。从这些读音可以看出，“个”的韵

母至少有三个层次，相应地存在着三个时间层的合音：韵母主要元音为白读音［ａ］的中古合音层、韵
母主要元音为白读音［ｕｏ］的中古后合音层、韵母主要元音为文读音［］的现代合音层。

其二，区域范围内相同成分合音形式的差异可以揭示某些音类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方言地

理学认为，某一区域内方言语音形式的地域差异可以反映其历史发展变化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

通过揭示区域内某个条目或某一类型合音的形式差异，来考察合音的历时过程或某个音类的历时

发展轨迹。关中方言“人家”的 合 音 有［ｉａ］、［ｉε］、［］、［］、［ａ］等 多 种 形 式［３１］，浚 县 则 合 为

［ｉ４２］［４７］，联系汉语历史音韵和南方方言中日母的读音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日母在关中地区也曾有

读鼻音的层次，合音音节的声母读鼻音的形成时间较早，读舌音的靠后，读零声母则是在舌音声母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合音音节的韵母差异中，可以发现“家”的韵母在发展中出现了高化现象。其

次，某些词语的合音形式可以为某些历史音 韵 问题 提 供 一 定 的证 据。汉语历史 音 韵 学 认 为，在 近

代，精组字在细音前面时腭化为舌面音，神木方言万镇话和贺家川话“媳妇（子）”都可以合音，分说

形式中“媳”都读团音，但合音音节贺家川话读团音，而万镇话却读尖音［１４］，其间的差异正好可以证

明这一历史音韵变化。另外，合音研究“为汉语字、词典注音，辨识汉语古文献音释，或是为学习汉

语音韵”，也具有积极意义［４８］。
（二）方法论价值

语言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着的充满 变 化的系统，合音是音节层面的语言 变 异 现 象，是 一 种 与 语

音、词汇和语法都有密切关系的语言创新活动。语言中的变异现象是沟通共时和历时的桥梁，对合

音现象的研究是一种从共时语言变异中探索考察语言历时演变方式、过程以及趋向并从中总结语

言历时演变规律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同时，合音研究也是描写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学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尤其

是社会语言学，它“不仅关注语言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也研究语言形式、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

的文化解读，及对社会阶层和社会认同方式的影响，还包括这些解读对语音变化的影响”，这些研究

与音变关系密切，比如 Ｗｏｏｌａｒｄ从语用凸显成分提供了 语音 变化 的 动机［４９］。因此，研究中也需要

这些学科多种研究方法的合力参与。
合音研究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考察汉语史和方言研究中某些词语的源流、考察某些音类的历

时演变等问题，打通语言共时变异与历时变化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以合音为切入点考察合音与

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互动共变关系，考察合音对语言结构的动态影响以及“异质有序”语言理论

模型中语言从“结构———有序的变异———结构”的变化过程、条件和规律［５０］［５１］，将有助于丰富和完

善汉语音变、词汇和语法理论，补正青年语法学派纯语音过程的音变理论的局限，加强语言变化和

演变机制研究中的系统观和动态观，为语言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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